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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老友夏锡生打电话邀请我参

加他第 33 本文集《千秋逸事》的发行座谈

会，但因年事已高，不能前往。回想五年前，

适逢锡生同志九十华诞（米寿），出版了第

30 本文集《桑榆剩墨》，我与运河、国亚、继

文三位同志结伴同行，前往天长作祝，还写

下贺诗一首：

不忘初衷夙夜忙，孝亲喜作大文章。

热忱关爱缘近梦，薪火传承熠熠光。

我与锡生同龄，1930 年出生，他大我六

个月，我称他为夏兄，他尊我为良友。我们不

仅是同心同德的好友，更是志同道合的战

友。他于1948年入伍，1949年入党，而我则

于1949年参加工作。1977年，组织上调我到

天长工作，当时他是区委书记，不久他任天长

副县长，我任县委副书记，他分管计划生育和

文教卫，我分工分管他的工作，因而交往甚

密。后来，我任县委书记，他任县政协主席，

我们更是朝夕相处、关系密切。我俩思想上

同心、工作上同步，互相支持、彼此信任，各项

工作开展顺利，多次受到省、地领导的肯定和

表扬。我一直对他的为人为事、工作才能深

有赞誉。

夏锡生是一位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

人。他任分管计划生育和文教卫工作的副县

长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是中央新政策，要求很

高，推行的难度很大，但经过他前期的精心策

划和后期的全力推进，终于取得突出成绩，受

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表彰。天长教育工

作也在锡生同志的指导、推进下，朝着正规化

方向前进，硕果累累，被评为全省教育先进

县。他多次在省里发言，天长的经验做法受

到省政府有关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当年，他在

全国农村科技工作大会上关于粮食增产和计

划生育的发言语惊四座。会后，中央把天长列

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计划生育红旗县，他功

不可没。

夏锡生是一位交友甚广、热爱文字的人。

多年的革命、从政经历，使他结识了众多朋友，

在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中，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

见识，这些都为他开展文学创作、提高书法水平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夏锡生从小就热爱文学、喜

欢创作，9岁时，便编写过抗日小调，不仅参加了

儿童团，而且还是杨村小学儿童团的团长。参

加工作后，几乎一直不离笔杆子。他的生活很

单调，凡是玩球、歌舞、旅游之类的活动，几乎都

不参与，不是不爱，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因为光

阴易逝，他要在“有限的时间，以书为伴，与报刊

同舞，要写点文字，留‘一鳞半爪’。”寒窗照冷

凳，青灯伴苦读，他咀嚼着沉浸在文字领域里的

孤独，深知写作是一项苦差事，但终因热爱，至

今初心不改。

夏锡生是一位生活简朴、廉洁自律的

人。我与锡生同志离职离休以后，同在关工

委供职。离休三十多年，他生活简朴，一直住

在解放初期的老房子，不愿迁居，虽是陋室，

怡然更自乐。“阶前三尺地，院内一井天”，他

始终不忘初心，笔耕不辍，写下33本文集。这

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属了不起，

着实令人敬佩。

翻阅《千秋逸事》这本书，其中许多文章，

我都曾读过。他写罗炳辉、方毅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在天长建立的丰功伟绩，写陶

滔、周原冰、王凯等老同志、老前辈的革命故

事及崇高品德，教育后人勿忘历史，赓续红色

基因。他写革命烈士的历史，也写“何氏三兄

弟”杰出的艺术成就，写何仿的一曲《茉莉花》

唱遍全国，成为全世界的好声音。他写古庵

村、长山村等小村庄的变化，记录平凡人物的

奋斗故事，关注当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

代主题。特别是他担任天长市关工委主任期

间，写下多篇文章，一直不遗余力弘扬孝文

化，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孝老爱亲。总之，他

写的是天长的好人、好事、好风景，以使更多

人了解天长、热爱天长、建设发展天长。他常

说：“我写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教育别人，

更多的是自我教育、自娱自乐、心灵洗礼。”这

是他的谦虚之词，其实他的文章和著作对年

轻人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作用，从中体现他

的“一腔家国情怀，一片桑梓深情”。

人们称夏锡生是皖东才子，这是他本人

的荣誉，也是我们皖东人的骄傲。最后，我谨

以一首小诗作结：

我在天长十余年，耕耘未敢一日闲。

无多建树深感惋，振兴大业赖后贤。

一腔家国情怀 一片桑梓深情
——有感老友夏锡生第33本著作《千秋逸事》出版

○陈家声

小涧（汊涧）大河（白塔河）从村旁流淌而过，
默默无声，充满深情。河边的空气很清新，神清
气爽，给人们带来舒畅而幽静的气氛。河边是一
个奇妙之所，好像这里能够反射各种回声，又能
躲避各种风浪。沿着这涧河的水源，许多封闭而
古老的村庄如今正在绽放全新的光彩。

我来这里当“农民”

五月，古庵村的初夏踏着欢快的脚步款款
而来。人们看到无论卢治平走到哪里，身后都
尾随着一条黑狗。“冬冬！冬冬！”天长地久，他
和冬冬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感情。事实上，狗的
智商很高，而且还通人性——每到周末傍晚，
冬冬都会站在小村办公室门前等待。当它看
到那双矫健的大腿朝自己走来时，便会激动地
蹦跳起来，浑身抖动着迎接主人，又用脊背在
主人的腿上蹭来蹭去。主人亦是满心欢喜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正眼巴巴地等着他回
来呢。它对他的感情，是百分之百的，绝不会
掺一丝虚假的成分。他浑身一阵潮热，不觉心
头一软。在这样偏僻的小村，有一个活泼的生
灵在热切地等待着他，这感觉多么不可思议。

曾在汊涧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卢治平，有着
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他要来扶贫时，领导
对他说：“去那里就是当农民啊！”他回答：“我
就是农民出身啊！”虽然做好了当农民的思想
准备，但在2019年5月，当他来到古庵小村以
后，发现乡村的夜晚实在难熬。白天忙忙碌
碌，并不觉得时间很长，但是到了夜晚，所有的
人都回家，只剩他一人躺在宿舍的时候，可怕
的孤独感便会被放大。在他眼里飘荡的，是一
股沉重的冷雾，像浑浊的大海波浪，毫不客气
地遮住了屋里的灯光，屋外除了哗啦啦的流水
声外，便是虫鸣和鸟叫。听到了那一声声的狗
叫后，他的心里一动，决定养一条狗。

老书记张广有

年届古稀的张广有是古庵村的老书记，虽已
离职多年，但仍关注民疾，尽情尽力关爱民生。

其实，天长并无扶贫任务，只有古庵小村（现
划归汊北），因环绕于白塔河和汊涧，地处偏僻，
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迟缓，成为南阳地区一个穷
困落后的小村。全村900多户2700余人，原有土
地因开挖白塔河被占用许多，现每人所占有土地
不到一亩。前几年，县水利部门对这个村占用土
地补偿了一笔资金，老书记张广有将这笔补偿费
用于扩建一座“水上浮桥”，有利于村民出入。此
计虽好，但困难多多，老书记一愁莫展。

正在此时，来此村挂职的第一书记卢治平
鼎力相助。他曾任农机站站长，于是从那找了
一些废旧铜条帮老书记把一根根木头连接起
来，形成一座“完美”的人工浮桥。后由一对老
夫妻轮流看守，颇受村民赞许。

独居老人的屋子

古庵夏日的炎热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一种潮气笼罩整个天空。虽然走在树荫下，头
顶的枝叶就像一把疲惫的小伞，根本抵挡不住
那热力的侵蚀。从巷道穿过时，我的脸上渗出
了一层细汗。然而，走进朱兰桂的家，却感觉
一阵清爽之风吹来。

我不能相信这是 81 岁的独居老人的家
——格外干净，格外整齐。客厅里沙发上没有
堆任何杂物，地面也没有灰尘，厨房里的锅碗
瓢盆都放在该放的地方，卧室里的床单平平整
整。一切都显得实实在在、简简单单，却干干
净净、清清爽爽。显然，这个老人是个持家老

手。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在
上世纪80年代离婚后，他便没有再婚。“找老婆
很麻烦的啊！”女儿早年出嫁，他笑呵呵地说，

“外孙今年已十八岁了。”
这房子是他在2017年时建的，自己花了八

万元，国家补助三万多。他再次笑着说道：“如
果没有补助，这房子肯定建不成。”他的心里好
像有一盏明灯，照得脸庞都明亮了起来，让整
个人显得熠熠放光。新房子预示着新生活的
开始，他感觉那糟糕的过去已被抛在脑后，而
现在，他到了“开心时刻”。现在每月有530多
元的低保金，170多元的养老保险，到年底时，
还能有 100 多元的产业分红，以及“一对一扶
贫”的1000多元。他用这些钱来缴水电费，买
米、油和菜。有时，他会拿着老年卡坐公交车
去市里，十多公里的路程需花半个多小时，除
了在市场买些日用品外，也会顺便逛一逛。

像朱兰桂这样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老人，
村党支部和扶贫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为他们
办理好各种政策兜底，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使
之安度晚年。

艰辛的养殖户

这个小村庄由于土地少，大多村民家靠养
殖维持生计，而养殖户也十分艰辛啊！

吴小林的个子不高，而且很精瘦，头发花
白，满脸皱纹，腿上牛仔裤也破旧已久。也许
他的心思都在养鸭上，故而根本没时间照镜
子。屋后那个大院中，饲养了一千多只鸡、
鸭。通过“以奖代补”政策，他可以获得3000多
元的奖励。这个男人很不容易，老婆与他离婚
时，他正患有肺结核。现在和女儿生活在一
起，父女俩相依为命。我不仅理解他的遭遇，
甚至还钦佩他——他收起病容，积极劳动，试
图通过饲养家禽来改善生活。

我走进了那个大场院，通过一条小木板，走
进了那个鸡鸭乐园。刚刚下过雨，地上泛起一
层烂泥，让脚底变得“吧唧吧唧”。主人热情地
指着那些鸡鸭，像是在介绍自己的孩子。突然
间，冬冬那条黑狗窜了进来，追着鸡鸭狂吠。于
是，我看到了惊诧的一幕——原本病弱的吴小
林陡然间变得高大矫健，他像奥林匹克运动员
一样开始奔跑起来。他那花白的头发飘扬在半
空中，干瘦的臂膀不断挥飞，嘴里发出一种奇怪
的咕咕声。他一会钻进黑色网子，一会又从网
子里钻出来，一直保持着奔跑的状态。那调皮
的小黑狗，似乎根本不是为了吃鸡，而是逗一下
人类。最后，卢治平大喊一声“冬冬”，才将狗儿
唤停。

当我来到邓庆仁家里时，他的妻子吕传会
正在装吊扇。1968年出生的丈夫，穿着灰布裤
子，妻子穿着短袖衫，夫妻二人看上去还算健
康，然而，丈夫患有肾结石，妻子患有硬皮病。
1995年，儿子邓双飞出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
许多欢喜。

这对夫妻不仅种花生和水稻，还养鸡养鸭
和养猪，一年能有三万多元收入，日子过得还
不错。但是市场行情和运气有点糟糕，加上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这一切。男主
人粗声粗气地说：“2019 年养了 20 头猪，亏本
没有收入，养了 250 只鸡，有一半都死了。”到
2020年时，他们不敢在养殖上投入太多，便将
主要精力放在种地上。今年种了八亩地，上半
年种花生，下半年种水稻，应该有一万多元的
收入。他是这样打算的：“等疫情过去，还是要
养殖，养殖不仅收入高，还有奖补！”

这里许多养殖户既有长进又有艰辛，因为
时间关系未能一一拜望。

（本文选自《千秋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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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夏锡生为天长市老年大学诗词班学员授课。

夏锡生自撰诗并书：

相伴相依六十年，琴声戛断失和弦。
晚行更比早行苦，长夜凄凉共泪眠。


